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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女青少年亲子冲突与品行 
问题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毛雅馨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绵阳

摘  要｜为理清亲子冲突对中国少数民族女中学生品行问题的预测机制。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探究838名中国少

数民族女中学生亲子冲突与品行问题关系，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中介作用和民族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以

688名藏族女中学生和146名彝族女中学生为研究对象，结果显示：（1）藏族和彝族女中学生的亲自冲突与

自我概念清晰性都呈显著负相关，与品行问题都呈显著正相关；但对于藏族女中学生，自我概念清晰性与品

行问题显著正相关，而对于彝族女中学生，自我概念清晰性与品行问题呈显著负相关；（2）中国少数民族

女中学生的自我概念清晰性在亲子冲突与品行问题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民族调节了亲子冲突通过自我

概念清晰性正向预测品行问题的路径，即相较于藏族女中学生，彝族女中学生亲子冲突通过自我概念清晰性

对其品行问题的正向预测作用更强。研究结果不仅增进了我们对亲子冲突影响中国少数民族女中学生品行问

题的理解，也为教育工作者提供理论依据，有助于他们更有针对性地防止和减少中学生品行问题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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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品行问题是指个体产生与社会规范及其年龄不相符合、侵犯他人或公共利益的行为（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2013），如：撒谎、偷东西等。儿童青少年品行问题检出率在增加

（Mohammadi et al.，2021），且若不缓解易演化为辍学、实施暴力、犯罪等更为严重的后果，给个体、

家庭和社会造成巨大损失与负担（Blair et al.，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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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研究发现女中学生品行问题检出率高于男中学生（吴 等，2024），同时以往针对中国

少数民族中学生的品行问题相关研究很少，而影响个体品行问题的因素是综合的，体现在个体、家

庭社区、社会文化等多层面（Blair et al.，2014）。国内外多项研究发现，父母的拒绝行为（排斥孩

子，表现为言语或身体惩罚等）可增加学龄前儿童品行问题的发生风险。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父母

的拒绝行为起示范作用或通过影响儿童情绪调节导致儿童品行问题。此外，学生品行问题对个体之

后的社会适应等都有负面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少数民族女中学生的品行问题的形成机制

进行探索。

家庭是个体初步社会化的港湾（Bronfenbrenner and Morris，2007；Eales et al.，2021；Sheridan et 

al.，2004），为个体应对青春期的复杂发展任务提供物质与情感支持。根据家庭系统理论（Bowen，

1966），家庭作为一个系统，父母的价值观念与行为会深刻地影响孩子，包括品行问题。亲子冲突属于

亲子关系，影响着家庭系统的运作——成员间的互动方式与亲密程度，进而深入影响孩子的心理与行为

发展特别是人际交往方面，过于激烈、高频率的亲子冲突会破坏家庭系统的正常运行，使孩子产生不

安全感、烦躁、不良社交等身心问题（张、訾，2012）。此外，研究表明亲子冲突的强度与孩子的反社

会行为存在很高的相关性，孩子经历亲子冲突的频率越高就会表现出越多的身心症状（Shek and Ma，

2001）。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亲子冲突正向预测品行问题。

自我概念是个体在其社会化过程中逐步建构与发展起来的关于自我及其与环境的多层次、多方

面的认知，是个体用于解释自己内部过程和跨场域、跨时间各种人际互动的一种动态结构（Markus 

and Wurf，1987）。而家庭是个体初步社会化的港湾，尤其在个体早期，亲子关系在个体自我概念

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与自我概念清晰性呈正显著相关（Na et al.，2018）。根据自我

概念结构三元整合假设（杜 等，2023），处境不利（包括家庭不和谐）（Xiang et al.，2021）和处

境冲突，即个体自我概念得不到他人支持（Stinson et al.，2010）都会增加个体自我概念整合的困

难，从而降低其自我概念清晰性。个体与父母存在越多的亲子冲突，意味着其很难从父母那里得到

理解、支持，同时很难与父母共享感知与认识世界、自我的方式、心得，从而对自我产生各方面的

怀疑，导致迷茫、疑惑、无措，进而使其自我概念清晰性降低（Light and Goldberg，2020）。基于

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亲子冲突负向预测自我概念清晰性。

自我概念清晰性对个体的心理发展与行为产生具有重大作用，不断完善自我建构是个体终生的

任务（Adam et al.，2018；Slotter and Walsh，2017），且拥有高自我概念清晰性是个体人格成熟的

标志（Lodi-Smith et al.，2017），更是身心健康与良好社会适应的基础（Coutelle et al.，2019；Lee-

Flynn et al.，2011）。对于个体的心理健康，Campbell认为低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个体对自我认知能力缺

乏自信，进而自主性和自控力较低，容易被外界左右，容易产生茫然、无措等感觉（Campbell et al.，

1996）。有研究发现低自我概念清晰性与消极情绪（包括焦虑抑郁、压力感、孤独感等）呈显著正相关

（Campbell，1990）。有研究者发现高自我概念清晰性对于处在压力环境中的个体具有保护和缓冲作用

（徐海玲，2007）。此外，自我概念清晰性与个体的行为问题紧密相关，在品行问题的改善中发挥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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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Levey et al.，2019）；处于困境时，低自我概念清晰性个体更倾向于采用消极的方式应对（Smith 

et al.，1996）；在面对冲突时，高自我概念清晰性个体更倾向于选择问题解决策略，而低自我概念清晰

性个体更倾向于采取竞争或退步策略（De Dreu et al.，2000）；有研究发现，在受挫时，低自我概念清

晰性个体越容易产生言语攻击行为（Stucke and Sporer，2002）。可能相较于高自我概念清晰性个体，低

自我概念清晰性个体由于对自我认知能力缺乏，容易被他人（外界）影响，产生对自我的怀疑、矛盾与

冲突感，同时其自我调控能力有限，在受挫、压力情境下，无法有效应对，采取消极行为策略，进而产

生品行问题。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自我概念清晰性负向预测品行问题。

亲子关系受到家庭成员间的行为、互动方式、父母在养育中的角色，以及家庭分工等因素影响

（Schor，2003）。藏族存在多种婚姻形态，以一夫一妻制为主体，同时包含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制度，

且一妻多夫的现象也较普遍（雷，2003），彝族为一夫一妻制度（王、张，2018），且彝族社会结构正

从传统的“家支”社会逐渐转变为“半家支化”社会（罗、刘，2021）。根据家庭系统理论，家庭系统

中成员的变化会影响其他成员及其关系（Bowen，1966），进而影响了亲子关系（包括亲子冲突）。自

我概念的整合难度受到文化的影响（Campbell et al.，1996），有研究发现相较西方文化背景个体，东方

文化背景的个体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更低，东亚文化的辩证观念包含更多冲突内容（Spencer-Rodgers et 

al.，2010），可能会加大个体自我概念整合的难度，从而出现自我概念清晰性更低的情况。藏彝族文化

存在差异，藏族民众热衷转山等仪式性或民俗性活动，通过文化和族群记忆增强地域群体凝聚力与文

化、群体认同，进而影响其自我概念的形成与整合（徐上斐、倪，2023；刘，2009）。以往研究多关注

中国汉族青少年的品行问题情况，关于少数民族青少年品行问题的检查覆盖率不够全面，因此本研究将

中国藏族、彝族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民族会调节各个路径。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大部分采用在线问卷收集平台问卷星收集，少部分因无法使用问卷星而采用纸质问卷收

集，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向中国四川省内绵阳市、乐山市等8个地市州的11所中学学生投放问卷。问卷

收集主要是本研究组工作人员深入学校班级进行数据采集，少部分通过远程指导学校心理老师进行问

卷数据收集。共发放838份问卷，最终用于研究的数量为834，回收率为99.5%。其中藏族女中学生688

（82.5%），彝族146（17.5%）；生源为城镇的761（91.2%），为农村的73（8.8%）；家庭经济地位为

高的118（14.1%），为中的221（26.5%），为低的495（59.4%）；为留守学生的101（12.1%），为非留

守的733（87.9%）；为独生的女中学生116（13.9%），为非独生的718（86.1%）；其中父母关系质量良

好的有635（76.1%），父母离异或为单亲家庭的学生91（10.9%），父母关系质量不好但未离异的学生

108（12.9%）；平均年龄15.6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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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工具

2.2.1  亲子冲突

亲子冲突的测量采用亲子冲突量表（Object，n.d.）。该量表包含6个题目，采用从“1”（从不）到

“5”（总是）的5点计分，分数越高表明亲子冲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α  为0.86。

2.2.2  品行问题

品行问题的测量采用困难与长处问卷中的品行问题分量表（Goodman，1997）。该分量表包含5个题

目，采用从“1”（不符合）到“3”（完全符合）的3点计分，分数越高表明品行问题越严重。本研究

中该分量表的Cronbach’α  为0.58。

2.2.3  自我概念清晰性

自我概念清晰性的测量采用自我概念清晰性量表（Campbell et al.，1996）。该量表包含12个题目，

采用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的5点计分，其中题项6、11为反向计分，总分越高表

明自我不确定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α 为0.91。

2.3  数据分析

首先是进行数据预处理，无效问卷被过滤按以下步骤进行。首先剔除作答时间少于300s的问卷，

之后删除含有未回答题项的问卷，然后剔除连续相同作答6个及以上题目的问卷，最终将问卷各量表

总分标准化删除含Z值的绝对值大于等于3的个案，剔除问卷4份，有效问卷数量为834份，有效回收率

99.5%。

随后进行数据分析，先采用频率对有效被试分布情况进行了解，所有定量数据均以均值和标准差

来表示。随后使用SPSS 27.0软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民族在各变量上的差异，再采用皮尔逊积差

相关分析描述亲子冲突、自我概念清晰性、品行问题等变量的相关关系，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探索不同

家庭经济地位女青少年在亲子冲突、自我概念清晰性、品行问题之间的差异情况。之后，采用海耶斯

（Hayes）开发的宏SPSS PROCESS4.1程序中的Model 58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构建（Hayes，2013），使

用简单斜率方法检验模型。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共有4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27.08%）

没有超过临界值50%（Podsakoff and Organ，1986），因此，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的影响不大。

3.2  民族在各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由表1可知，藏族女中学生的年龄与亲子冲突、自我概念清晰性、品行问题得分均显著高于彝族女

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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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年龄、亲子冲突、自我概念清晰性和品行问题在民族上的差异分析

Table 1  Analysis of ethnic differences in age, parent-child conflict, self-concept clarity, and character 

problems

总体（M±SD） 藏族（M±SD） 彝族（M±SD） t
年龄 15.60±1.88 15.88±1.78 14.25±1.77 10.11***

亲子冲突 10.70±4.67 11.04±4.82 9.10±3.44 5.74***

自我概念清晰性 38.30±9.78 39.10±9.76 34.52±8.95 5.22***

品行问题 8.34±2.07 8.54±2.09 7.40±1.70 7.08***

注：*p<0.05，**p<0.01，***P<0.001 下同。

3.3  亲子冲突、自我概念清晰性、品行问题的相关

对藏族和彝族女中学生亲子冲突、自我概念清晰性、品行问题，以及人口学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由

表2可知，藏族与彝族女中学生的变量相关模式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即亲子冲突与自我概念清晰性显著负

相关，亲子冲突与品行问题呈显著正相关；但在藏族女中学生中，自我概念清晰性与品行问题呈显著正相

关，而对于彝族女中学生，自我概念清晰性与品行问题呈显著负相关。将家庭经济地位作为自变量，将亲

子冲突、自我概念清晰性和品行问题作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检验，发现藏族女中学生中和低层次的

家庭经济地位对应的亲子冲突和品行问题之间都有显著差异，家庭经济地位高的在亲子冲突得分上显著高

于家庭经济地位低的；对于彝族女中学生，没有发现类似差异。具体方差分析结果可见以下附件。

表 2  主要变量的皮尔逊相关（N=834）

Table 2  Pearson’s correlation of the main variables(N=834)

1 2 3 4 5 6
1.年龄 0.18* -0.05 0.22** -0.01 0.01
2.留守与否 0.11** 0.06 0.15 -0.08 0.06
3.独生与否 -0.04 -0.14** -0.08 0.06 -0.07
4.亲子冲突 0.04 0.19** -0.14** -0.34** 0.53**

5.自我概念清晰性 0.06 -0.01 -0.05 -.09* -0.32**

6.品行问题 0.13** 0.20** -0.16** 0.40** 0.08*

注：对角线上下数字分别为彝族和藏族女中学生的相关分析；*p<0.05，**p<0.01，下同。

3.4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本研究发现年龄、留守与否、独生与否对品行问题存在显著影响，故将三者作为协变量纳入方程，

对连续变量作标准化处理，通过PROCESS4.1中的模型58进行检验（Hayes，2013）。以亲子冲突为自变

量，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发现亲子冲突可以显著负向预测自我概念清晰性，显著正向预测

品行问题；亲子冲突与民族的交互项显著负向预测自我概念清晰性；自我概念清晰性与民族的交互性显

著负向预测品行问题；表明亲子冲突、自我概念清晰性、民族、品行问题构成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其中自我概念清晰性起部分中介作用，民族调节中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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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Table 3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est

M Y
β t 95%CI β t 95%CI

常数 -0.15 -0.39 ［-0.90，0.60］ -0.45 -1.34 ［-1.11，0.21］
1 0.03 1.58 ［-0.01，0.07］ 0.04 2.14 ［0，0.07］
2 -0.01 -0.14 ［-0.23，0.20］ 0.28 2.90 ［0.09，0.47］
3 -0.20 -1.95 ［-0.39，0］ -0.26 -2.95 ［-0.44，-0.09］
X -0.10 -2.55 ［-0.17，-0.02］ 0.36 11.27 ［0.30，0.42］
M 0.10 2.99 ［0.03，0.16］
W -0.55 -5.45 ［-0.74，-0.35］ -0.34 -3.86 ［-0.52，-0.17］

X×W -0.35 -2.99 ［-0.57，-0.12］
M×W -0.26 -3.12 ［-0.43，-0.10］
R2 0.07 0.25
F 6.35*** 24.92***

注：1 为年龄；2 为是否留守；3 为是否独生；X 为自变量亲子冲突；M 为中介变量自我概念清晰性；W 为调

节变量民族；Y 为因变量品行问题；***p<0.001。

为了更清楚地揭示民族与亲子冲突、自我概念清晰性交互效应的实质，本研究用简单斜率方法进行

检验，分为藏族和彝族，分别进行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在藏族女青少年中，自

我概念清晰性在亲子冲突与品行问题间的中介效应显著；在彝族女青少年中，自我概念清晰性在亲子冲

突与品行问题间的中介效应得到增强。

表 4  不同民族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中介效应

Table 4  Mediating effects of self-concept clarity across ethnic groups

民族 中介效应值 Bootstrap SE 95%CI
藏族 -0.01 0.01 ［-0.02，0］
彝族 0.07 0.04 ［0.01，0.16］

4  讨论

4.1  亲子冲突、自我概念清晰性、品行问题的相关

本研究表明，少数民族女青少年亲子冲突与自我概念清晰性、品行问题呈显著相关，并且亲子冲

突负向预测自我概念清晰性、正向预测品行问题。这一结果得到家庭系统理论的支持——个体心理与

行为的形成与家庭关系特别是亲子关系紧密相关（Beavers and Hampson，2000），包括亲子冲突。需

要注意的是本研究中自我概念清晰性得分越高自我概念越不清晰，同时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发

现藏彝族女青少年亲子冲突与自我概念清晰性都呈负相关，且亲子冲突都负向预测自我概念清晰性，

即亲子冲突越多，自我概念清晰性得分越低，自我概念越清晰。这个发现与自我概念结构三元假设

中处境不利如家庭氛围不佳、缺乏支持的个体自我整合困难而自我概念更不清晰不相符合（杜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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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可能本研究的对象藏彝族女青少年较之前研究存在差异与独特性，即亲子冲突与自我概念清

晰性的关系受到民族关系的调节作用，具体原因需要之后进一步纳入纯汉族地区汉族、多民族地区汉

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进行验证。

4.2  自我概念清晰性在亲子冲突与品行问题之间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的结果验证了亲子关系的重要作用。藏彝族女青少年的亲子冲突与品行问题之间存在显著的

正向联系，并且这种联系可以用自我概念清晰性加以解释。以往研究指出适度的亲子冲突对个体思考自

我概念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青少年期望能够独立自主，与父母的情感分离有利于他们的同一性和社会

性的发展（Steinberg，2001），从而使自我概念更加清晰，而自我概念清晰的个体对自我情绪与行为具

有更高的自知力与调控能力（徐海玲，2007），因此更不容易出现品行问题（Levey et al.，2019）。但

过于频繁且未能有效解决的亲子冲突对自我概念清晰性具有显著影响，频繁且未能有效解决的冲突往往

会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自我认知产生负面影响。然而，若冲突能够通过健康的沟通和解决机制得到适

当处理，也有可能促进青少年的自我概念发展。因此，促进健康的亲子关系和有效的沟通技巧，对青少

年的自我概念清晰性具有重要意义。藏彝族女青少年相较于汉族青少年，她们与父母之间可能存在更多

的冲突；因为相较于父母她们在学校学习汉语及汉文化，更多地通过手机、互联网等接触外界，即她们

相较于父母汉化程度更高，在许多概念上与深受其民族文化熏陶的父母存在差异，进而越容易产生亲子

冲突，而这种冲突可能加深她们对自身的探索和理解，而表现出拥有更清晰的自我概念。但以往针对少

数民族的相关研究几乎没有，日后可根据上诉推测进行验证。

4.3  民族在亲子冲突通过自我概念清晰性影响品行问题中的调节作用

模型整合表明，亲子冲突通过自我概念清晰性对品行问题的预测路径中，中介路径受到了民族的

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与藏族女青少年相比，彝族女青少年的亲子冲突通过自我概念清晰性对品行

问题的影响更强。此外，藏族女青少年在亲子冲突、自我概念清晰性、品行问题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

彝族女青少年；藏族女青少年自我概念清晰性与品行问题呈显著正相关，而彝族女青少年自我概念清

晰性与品行问题呈显著负相关。这些结果说明亲子冲突、自我概念清晰性、品行问题及其关系具有民

族差异性。

5  结论

研究发现：（1）中国少数民族女青少年亲子冲突正向预测其品行问题；（2）中国少数民族女青少

年的自我概念清晰性在亲子冲突与品行问题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民族调节了亲子冲突通过自我概

念清晰性正向预测品行问题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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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child Conflict and Conduct 
Problems among Ethnic Minority Female Adolescents in China: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Mao Yaxi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Abstract: To clarify the predictive mechanism of parent-child conflict on Chinese ethnic minority femal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onduct problems. The present study used a questionnaire to investigate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concept clarity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thnici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child conflict and conduct problems among 838 Chinese ethnic minority female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with 688 Tibetan and 146 Yi female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Both Tibetan and Yi female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person conflict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related to self-concept clarity, and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related to conduct 
problems; however, for Tibetan female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self-concept clarity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related to conduct problems, while for Yi female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self-concept 
clarity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related to conduct problems. (2) Self-concept clarity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y female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child 
conflict and conduct problems; (3) Ethnicity moderated the path of parent-child conflict through self-
concept clarity to positively predict conduct problems, i.e., parent-child conflict through self-concept 
clarity was a stronger positive predictor of conduct problems in Yi female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han in Tibetan female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not only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fluence of parent-child conflict on the behavioral problems of ethnic minority 
femal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China, but als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educators to prevent and 
reduce behavioral problems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a more targeted manner.
Key words: Parent-child conflict; Conduct problems; Minority


